
  

 

 

 

 

 

 

饥饿·记忆·共鸣：李昌来《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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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投降者》以朝鲜战争为历史背景，采用了多人多视角叙事的手法，以三位

主角的人生为主线，阐述了战争对于他们各自人生的影响。生于朝鲜的女孩珠恩

（June）、生于美国的大兵赫克托（Hector）和美国传教士西尔维亚（Sylvie），这三位

主角的命运因为朝鲜战争交织在一起。叙述的目的是记忆，小说以“饥饿”为切入点，

通过反复的饥饿叙述激活这段被一些人“遗忘的集体记忆”，再现这场“被遗忘的战

争”，重构这段被埋藏在文学角落的历史，以期引起全人类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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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Hunger, Memory, Resonance: The Narrative of Hunger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ang-

rae Lee’s The Surrendered 

Abstract: The Surrendered takes the Korean War 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dopts a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 approach, tracing the lives of three protagonists and exploring how 

the war shapes their individual destinies. The fates of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June, a girl born 

in North Korea, Hector, a soldier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lvi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are intertwined due to the Korean War. The narrative serves as an act of remembering, using 

“hunger” as a recurring motif to revive what has become a “forgotten collective memory”.  By 

repeatedly depicting scenes of starvation, The Surrendered seeks to resurrect the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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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韩裔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 1965—）以长篇小说《投降者》（The Surrendered, 2010）

（也译作《屈服者》）获得 2011 年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入围，这部作品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美国

文学界的地位。自发表以来，小说得到了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投降者》小说以朝鲜战争为

历史背景，采用了多人多视角叙事的手法，以三位主角的人生为主线，阐述了战争创伤对于他们各

自人生的影响。生于朝鲜的女孩珠恩1（June）、生于美国的大兵赫克托（Hector）和美国传教士西

尔维亚（Sylvie），这三位主角的命运因为朝鲜战争交织在一起。 

小说开篇讲述了 1950 年朝鲜战争刚刚开战的几个月，珠恩正在向南逃亡的路上。在逃亡途中，

珠恩的父亲被韩国军队认作共产主义者惨遭杀害，她的哥哥志勋（Ji-Hoon）被征召入伍，派往北方

作战。而珠恩的母亲和姐姐喜善（Hee-Sung）抵抗士兵侵犯，却被美军空中抛下的炸弹炸死。随着

父母双亲和哥哥姐姐相继离去，年仅十一岁的珠恩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在《投降者》（The Surrendered, 2010）前的《说母语者》（Native Speaker, 1995）、《手势人

生》（A Gesture Life, 1999）和《在高处》（Aloft, 2004）三部小说中，李昌来都使用了不可靠的第一

人称叙述，“来表明离经叛道的男性角色是如何投入并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Amanda M. Page, 

2017, p.71）。与前三部小说不同，在《投降者》（The Surrendered, 2010）中，李昌来（Chang-rae 

Lee）打破了第一人称视角，选择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完成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被日本占领的满洲里，

到 20世纪 50年代爆发内战的朝鲜半岛，再到 20世纪 80年代的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的历史战争作品。 

作为最先着墨的角色，不难看出李昌来倾注了一定笔力来塑造生于朝鲜半岛、奔于逃亡路上的

珠恩这一人物。无论战争的规模大小，或是战争爆发的国家和地区，“饥饿”是作家书写战争作品

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题之一。李昌来（Chang-rae Lee）在小说中也投入了相当的心力来书写“饥

饿”，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始这部历史史诗篇章的创作。 

 

一、“饥饿”与饥饿叙述 

“饥饿”，指腹空急欲得食的感觉。春秋时期，管仲在《管子·重令》中写道“菽粟不足，末

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仲，2004, p.285），将饥饿视为民生凋敝、国家失序的表征。曾巩

也有“有饥饿之迫，无乐生之情”的感叹（曾巩，1984, p.216），揭示饥饿对人精神状态的摧毁性

力量。联合国粮食饥农业组织指出，“饥饿”是一种由于膳食能量获取不足而引起的不舒服或痛苦

的身体感觉。而当一个人无法定期摄入足够的膳食能量来过上正常、积极和健康的生活，它就会演

 
1
 文章中出现的小说人物姓名为笔者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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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长期饥饿，长期饥饿不仅会严重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还会对人的心理健康及精神状态产生消

极作用。 

饥饿作为战争文学的母题，其书写在二十世纪战争小说中大量涌现。然而，李昌来的独特之处

在于他并未将饥饿处理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事件，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持续性的身体状态和心理感受。

小说开篇，李昌来便将读者置于饥饿的切身感受之中：“现在睡觉还为时过早，但天气很冷，而且

双胞胎最好不要活动，特别是考虑到两人只吃了几块饼干。而珠恩自己什么也没吃”（Chang-rae 

Lee, 2010, p.2），“她的弟弟和妹妹饿极了，当珠恩用石头砸开罐头时，他们先吃下了巧克力。她

的手指被划破了，食物上也沾了一些血，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Chang-rae Lee, 2010, 

p.2）。珠恩“自己什么也没吃”这一细节，在叙事的最初便确立了她作为牺牲者与保护者的位置。

长时间的饥寒交迫使珠恩和弟弟妹妹的身体和精神都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一旦看到食物就马上狼吞

虎咽。在这种饱受煎熬和折磨的状态之下，年仅 11 岁的女孩珠恩要站出来保护不过 7 岁的弟弟妹妹，

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珠恩会把食物优先分给弟弟妹妹补充能量。可以说，在她们的母亲和姐姐喜

善（Hee-Sung）死后，珠恩不仅是双胞胎弟妹的姐姐，还兼顾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中的母亲角

色。 

李昌来在小说中对饥饿的书写并非静止的描写，而是利用个体意识的流动性来书写饥饿。难民

们挤在好心的农夫家避难，几人一边吸烟一边聊天，闲聊的内容从一开始的战争中各方部队的动向

到战争失去的家人朋友，从最近的天气再到梨和柿子有没有成熟。闲聊的过程可以视作人们意识流

动的进程，从战场前方的军队动向到战场后方的惨烈景象，唤醒了难民对梨和柿子的味觉记忆，由

此勾起人们对以梨和柿子为代表的食物的渴望，饥饿也随之而来。巧妙的是流动的意识到这里并没

有结束，“如果树上还有果子的话，如果还有树的话”（Chang-rae Lee, 2010, p.5），“饥饿”不是

终点站，而是中转站，由“战争”开始的意识流动经由“饥饿”又逐渐回到“战争”之上。战争使

老百姓失去了骨肉至亲，失去了庄稼田地，食不饱，穿不暖，饱受饥寒之苦，使得饥饿成为一种普

遍的、持续性的状态。 

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食物，而战争打破了这一基本秩序。对于背井离乡、四处逃窜的难

民来说，饥饿是对抗人性的最大敌人。面对“像春雨过后的井水涌上”的饥饿，尽管有美国军队经

过时沿途会“抛出糖果和橘子”（Chang-rae Lee, 2010, p.17），但对于长时间持续感到饥饿的难民们

来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人类渴望生存的本能，成为“食物”的“投降者”。好心的农夫夫妇收留

了三十多个逃难的难民，还将家中的粮食熬粥给难民们喝，但是所剩不多的粮食根本养不活这么多

人，于是要赶走留宿家中的难民。难民们不肯离开，和农夫争执拉扯中，发现了他藏起来的粮食。

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为了获取食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不仅抢走了农夫家中剩下的粮食，还抢走了

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农夫本是施助者，在饥饿的逼迫之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而被救助的难民却

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之下对恩人拳脚相向。施助和受助的伦理关系在饥饿面前被彻底逆转，李昌来借

此揭示，战争造成的极端饥饿状态，真正带来的暴力不仅作用于人的身体，更对人的道德伦理发起

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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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朝鲜人在长时间的饥饿面前，为得到食物可以放弃所有，包括人的尊严和道德。就像

珠恩在逃亡路上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一直吃，吃到再也吃不动为止，让我填满这个无底洞，我宁

愿现在就死。我会投降的”（Chang-rae Lee, 2010, p.56）。这里的“投降”，不仅是对饥饿感的投降，

更是对艰难处境的无奈屈服。李昌来在小说的标题中使用“The Surrendered”，暗示“投降”并非

珠恩一人的命运，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生存状态。难民向饥饿投降，士兵向战争投降，幸存者向无法

摆脱的创伤记忆投降。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成为“投降者”。 

长期忍受饥饿带来的空虚感给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无法磨灭的印记。这种印

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身化创伤”（Embodied Trauma），即创伤经验不仅仅是脑海中的记忆，而

是被铭刻在身体的感知、反应和行为模式之中。战后，珠恩几经辗转，成为“战争新娘”，嫁给了

在孤儿院认识的美国大兵赫克托（Hector）生下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她还经营着一家古董店，

生活自得，衣食无忧。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最后珠恩罹患胃癌。“珠恩的厌食症与自我控

制和意志力的表达有关。鉴于到目前为止，她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控制力，拒绝进食让珠恩感到

自己战胜了身体需求，战胜了过去在战争期间折磨她的恐惧”（Amanda M. Page, 2017, p.96）。不仅

在小说主角珠恩身上，在战后孤儿院的群像描写中，饥饿创伤以多种形式表现在孩子们的日常行为

之中。作者在饥饿叙述中呈现这样几处细节：一个男孩试图戒除捡食虫子的习惯，另一个女孩则通

过不断饮水来填补情感上的空虚，这是她在朝鲜战争饥荒中形成的谋取生存的身体化记忆。这些看

似细微却又沉重的人物刻画，揭示了战争之殇缠绕于个体身体及精神的感知与结构中，最终内化为

难以治愈的伤痛。 

 

二、“饥饿”的背后：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以其冷战思维和称霸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

叶县进行武装干涉，集结起所谓“联合国军”发动对朝鲜半岛的全面战争。朝鲜战争持续近三年，

1953 年 7 月 27 日，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战争结束。虽然朝鲜战争的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却

异常血腥，战争导致 300 多万平民死亡，难民人数高达 300 万。据朝方统计，战争摧毁了约 8700 座

工厂、5000 所学校、1000 家医院和 60 万户家庭，有近 200 万 18 岁以下的儿童因战争流离失所。为

寻求活命的一丝可能，难民爬到火车顶和火车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人们必须时刻抓住车顶或车厢连

接处的一切把手，以防从行驶的火车上摔下去。小说中，珠恩在逃亡路上目睹了老妪惨死路上而无

人问津，也见证了人们为抢夺食物和资源失去理智和道德对曾经施以援手的好心人大打出手。跑上

火车后，珠恩进入梦乡，梦中闪现了战争开始后惨烈血腥、触目惊心的真实画面。而梦醒之后的景

象令珠恩更加难以接受，妹妹喜秀（Hee-Soo）和弟弟志英（Ji-Young）被甩下火车，喜秀死在路边，

浑身是血，双腿早已不见；志英也断了一条腿，血流不止。珠恩忍住眼泪，奋力背起志英追赶火车。

但是长时间的饥饿与寒冷，珠恩的体力早已透支，珠恩背着弟弟没跑多久就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

放弃志英，继续逃亡之路。即便珠恩在战后移民到美国纽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朝鲜战争的记忆给珠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注定珠恩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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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战争史，朝鲜战争介于二战和越南战争之间，对美国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小于另外两场

战争。而且，朝鲜战争不只是美国的战争，还是由联合国授权，十六个国家共同执行的“警察行

动”。所以在部分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有如二战一般，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这场朝鲜战争是美国

第一场输掉或者说是一场没能打赢的战争，但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加之这场“正义”之战在

朝鲜人民看来并没有“解救”意义，因此“忘掉这场战争便成为美国许多人暗合的选择”（李公昭, 

2008, p. 71）。尽管如此，美国朝鲜战争的文学创作还是比较丰富，不仅有上百部长篇小说，还有短

篇小说、剧本、诗歌等。“美国朝鲜战争小说的主题也经历了从歌颂英雄到质疑战争，最后到批判、

否定战争的过程”（朴玉明，2005, p.83）。 

20世纪后半叶至 21世纪，创作有关朝鲜战争的美国作家多为亲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或是战地记

者，尤其是 2000年朝鲜战争爆发 50周年，一些参与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相继写书纪念，如詹姆斯·布

莱迪（James Brady）的《秋季的陆战队员》（The Marines of Autumn, 2000）、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的《熄灯号》（Taps, 2001）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穿越半个世纪的时空回到当年战火

纷飞的朝鲜战场，讲述了他们当时亲历的战争和半个世纪后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无论赞颂英雄还是

质疑战争，都不是以‘旁观者’、而是以亲历者或幸存者的身份，因此具有很大自传性质，对战场

的描述较为逼真，对战争的感受也比普通人深刻”（李公昭，2008, p.74）。李昌来出生在朝鲜战争

之后，而且幼时就移民美国，所以他对朝鲜战争的建构依赖于史料记载。他在小说中对于战场前线

的枪林弹雨和刀枪厮杀的战争场面描写较少，而是侧重对战场后方人们的关注，解构了宏大叙事，

以小见大，这使战争的可怖之感来得更加绵长且直击人心，更易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思考。 

佩奇（Amanda M. Page, p.95）在评论集《读懂李昌来》（Understanding Chang-rae Lee, 2017）

中提到李昌来是一位专注于食物象征意义的小说家，而在《投降者》中，正是珠恩的“饥饿”最诗

意地诠释了他作品中的这一常见主题。李昌来在《投降者》中刻画的难民在朝鲜半岛南北方意识形

态的争斗之中陷入恶劣的生存困境之中，为了活下来，他们不得不投降于人类的生存本能，成为

“饥饿”的“投降者”、“食物的投降者”，放弃尊严、道德和伦理。虞建华（2020, p. 98）提出

“作为个人化小叙事的小说再现，是作家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

了另眼看历史的窗口”。《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不由得使读者开始思考致使难民屈服于“饥饿”

的真正原因是这场没有赢家的、“被遗忘的战争”。 

小说中珠恩和赫克托相遇于战争尾声，珠恩精疲力竭，头晕眼花，“她已经步行了三个昼夜，

除了花叶和野洋葱，什么都没吃”（Chang-rae Lee, 2010, p.56）。珠恩发现路上走来的士兵，马上躲

了起来，在美国大兵赫克托示意自己身上没有武器后，珠恩狼吞虎咽了他给的食物。于是，珠恩便

一直在赫克托身后五十米远的距离跟着，直到他们进了“新希望”孤儿院。战争结束后，赫克托帮

助珠恩以“战争新娘”（War Bride）的身份移民美国。美军在二战中几乎遍及欧亚大陆各主要战场，

美国的战争新娘也主要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年轻女孩。194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新娘法案》

（War Bride Act），这部法律的颁布可使二战期间在外服役的美军现役军人的外国新娘或新郎及其

未成年子女方便进入美国。大多数的战争新娘和珠恩的情况相似，都是跟随战中换防或战后撤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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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来到美国。随着 1953年美国《难民救济法案》（Refugee Relief Act）的颁布，在 1955年到 1961

年年间，大量韩国孤儿因此获得美国身份，开启美国的移民生活。 

《投降者》花费大量笔墨来呈现战争导致的身体的极度消耗与道德信念的崩塌，但较少将饥饿

与朝鲜战争的具体政治历史深度勾连。正如胡亚敏（2025）指出，若仅从个人主义视角，停留在个

人身体的苦难书写，可能削弱对战争性质的追问，或是“将一切战争笼统斥为同质的、纯粹的恶。”

（2025, p.60）大量的饥饿叙述将朝鲜战争表现为纯粹的暴力与饥饿的场域，这种叙述方式具有强烈

的人道主义冲击力，但具有可能抹去朝鲜战争的复杂性，使读者仅仅记住饥饿和残忍，而忘记战争

为何发生的风险性。 

李昌来在《投降者》中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个极易被读者忽略的小人物郑（Jung），他是一家开

在新泽西州的韩国超市的老板。赫克托在战后白天就去这家超市打扫卫生，郑得知赫克托曾是上过

朝鲜战争战场的老兵后，就用“美国大兵”（GI）、“美国兵”（Joe）、“兰博”（Rambo, 出自

1982 年上映的电影《第一滴血》，指影片中的曾参与越战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男主角 John Rambo。

之后，“Rambo”一词被广泛用以形容无视规则、以暴制暴的肌肉硬汉）来称呼赫克托。“郑几乎是

韩国移民群体中最面目可憎的一个，他出生在战争中一个废弃的路沟旁，但是他完全忘记或是根本

不在乎那场战争”（Chang-rae Lee, 2010, p.102）。“小说化的历史书写因此也是作家争夺意义阐释

权的文化斗争。他们运用小说的‘虚构特权’表达不同声音，打破一言堂，呈现历史的不同侧面，

尤其浓墨重彩地凸显国家历史叙事中缺失的部分”（虞建华，2020, p.105）。李昌来以小说中一个

不起眼的人物郑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群体。他在采访中曾提到小说开篇的创作其实是

受到父亲的现实经历的启发，他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尽可能客观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个人经历，

形成无法重现的历史的副文本，期待以郑为代表的这类朝鲜半岛移民能够铭记历史，不仅是朝鲜半

岛民众在朝鲜战争中所遭遇的战争之苦，还有韩裔移民进入美国重启生活的艰难。 

 

三、记忆“被遗忘的战争”：引发全人类的共鸣 

李昌来在一次访谈中讲述了《投降者》第一章的灵感来源：“珠恩的第一次旅行是我父亲在战

争前夕与家人一起旅行的‘想象版本’。在他的故事中，他只是和家人一起旅行，他说有一天晚上，

他的兄弟在火车事故中丧生。我离他越远，我就越意识到，这就是书中火车事故的场景。但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沉着冷静的人，他从不会以任何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那段历史的想

法。这令我很惊讶——他经历了战争，却从不谈论战争”（Amanda M. Page, 2017, p.74）。伊格尔顿

（Eagleton, p.65）曾指出，“一个民族既由她传承的记忆，也由她试图抹除的记忆进行定义”。父

亲的沉默，正是大多数战争幸存者的共同默契，以沉默换取表面平静的新生活。然而，沉默显然不

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未被言说的创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生活中存在，成为下一

代人情感与认知中的一部分。 

李昌来的饥饿叙述，本质上是与“沉默”相反的，另一种治愈创伤的方式。作为具有身体感的

记忆符号，“饥饿”比任何宏大叙述都更能穿越时间、空间的维度。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第二代、

第三代移民而言，战争的惨烈是抽象的，难以感知的，但是饥饿的痛苦却是易于想象的。李昌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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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书写饥饿的核心是将父亲这一代人无法言说的身体记忆，转化为可以被后人理解并共情的文学叙

事。 

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之一，通过记忆中不同要素的碰撞与交流，重构其叙事框架，从而再现那

段被尘封于文学角落的历史。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p.94）所提

到的，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

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叙述的核心功能在于实

现对记忆的固化与传承。人是通过讲故事来记住事情，换言之，人们创造的故事就是人们的记忆。

而在讲述故事（或是构建故事）的过程中，由于讲述本身是一种自由度较高的行为，讲述者有意无

意之间会在事实之上“添油加醋”，以期得到听故事的人的认可或共鸣。由此看来，李昌来反复进

行饥饿叙述的原因之一，便是为那些沉默的朝鲜战争幸存者以及其后代，搭建了一个重要的记忆框

架，激活这段被一些人“遗忘的集体记忆”，再现这场“被遗忘的战争”。 

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普遍的物质匮乏与生理层面的饥饿，也引发了深层次

的精神“饥荒”。相较于生理性饥饿，战争所导致的精神“饥饿”往往带来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创伤。

即便难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在战后逐渐得到满足，持续三年的动荡与苦难也并未随之消散，而是内化

为一种深层次的心理伤害，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甚至终其一生也无法剥离。珠恩的胃癌与厌食

症，赫克托的酗酒与自毁倾向，西尔维亚的自我放逐，都是精神“饥荒”在战后时代的具像化表达。

极端的饥饿经历，尤其是与之伴随的道德困境，为了食物抢夺好心人的家，为了生存抛弃至亲。这

些令幸存者羞耻的记忆往往被排斥于有意识的叙述之外，但却以行为模式或身体症状等形式显现出

来。小说中珠恩对食物的病态渴望和控制，本质上是她试图驯服那段企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饥饿记

忆的努力。 

发表于 2010 年的《投降者》，其创作背景是 21 世纪初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李昌来

曾表示，他在创作过程中反思了过去十年的美国战争，实际上这部小说不只局限于朝鲜战争，还关

于许多矛盾冲突的。（Amanda M. Page, 2017, p.72）这一创作意图赋予了小说鲜明的当代性与政治隐

喻。如果将《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置于美国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分析，其引发的共鸣将超越了

朝鲜半岛的历史时空。世界各地饱受战火袭击的平民同样面临着流离失所、食物短缺的生存困境。

李昌来通过对一个“被遗忘的战争”中个体苦难的深度挖掘，巧妙回应了当下正在发生的、被主流

媒体叙事所遮盖的战争暴行。细读《投降者》，不难发现小说的重点不是描述战争，而是把战争中

的个人记忆同整个民族记忆和人类记忆结合起来，深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的持续且长久的消极

影响，从而深入人类命运，思索战争对于人类的命运遭际影响，以期引发全人类的共鸣。 

写作的最终目标是期望达到文学治愈人心的理想状态，李昌来在小说中不断讲述珠恩和难民们

的饥饿故事和饥饿经历是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和动力，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

设计等方面。李昌来还加入了自己陪伴并照顾罹患胃癌母亲走过人生最后时光的亲身经历融入珠恩

这一角色的塑造中，是的小说的情感力量更为真挚。文学作为一种记忆媒介，能够通过具体的故事，

打破历史宏大叙事所造成的隔阂与麻木。李昌来反复的饥饿叙述指向的不是绝望，而是通过直面并

铭记那些“被遗忘的战争”与“被压抑的饥饿”，人类或许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本质，从而珍

视来之不易的和平。这也是《投降者》能够引发全人类共鸣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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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战争文学不仅是人类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更是人类对战争生活的认识和评判，对战争这一主

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社会的了解”。（胡亚敏，2023, p.150）在《投降者》的创作过

程中，李昌来以时间为经线，以空间为纬线，致力于写实，同时其文风颇具诗意，擅长于将心中的

强烈感情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纵观小说全文，李昌来在《投降者》中的饥饿叙述呈现出三个逐层

递进的意义维度。第一维度是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与食物短缺，构成了小说最表层的叙事动力。第

二维度是道德性的饥饿，当生存成为唯一的目标是，原本美好的人类伦理情感在饥饿面前土崩瓦解，

难民沦为“食物的投降者”。第三维度是幸存者即便获得了物质的满足，其身体与精神依旧被一种

无法填满的空虚感所困扰。三个维度的层层递进，构成了李昌来对战争的深刻洞察。 

《投降者》中的饥饿书写丰富了美国战争文学的表现范式。不同于海明威式的战争前线叙事不

同，李昌来将叙事重心从战场转移到后方，从士兵转移到贫民，从枪声战火转移到肠胃饥饿。这种

战争书写策略，以最日常的饥饿经验部分消解了关于战争的想象和辩护。他在《投降者》中的饥饿

叙述不是就饥饿而写饥饿，在他的饥饿叙述背后，一直隐含着对朝鲜战争、不止朝鲜战争的清醒认

识和深度思考，战争的代价最终由最普通的人以饥饿的身体、破碎的家庭等最具体的方式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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